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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园员摇摇摇摇 摇

第一章

“帅哥⋯⋯老娘要帅哥⋯⋯”一个长卷发的女子酡

红着脸，在床上边打滚边含糊地乱叫。

这个女人，就是传说中的“一杯倒”了，无论酒杯

大小，一律一杯酒就倒。这么传奇的女人居然会是我的死

党，我到今天还是有些想不通。她的名字叫丁灿，不过我

喜欢叫她烂烂，灿烂灿烂，总是分不开的。

“这个女人又干吗了？”丁冕皱着眉头不耐烦地问，

垂在额头的刘海儿让他看起来非常可爱，像个小男孩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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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他确实也小，他是烂烂的亲弟弟，比我们小了三岁。

“咦？”正在给烂烂宽衣解带苦命的我停下了手里的

动作，眼前的一切不是很明显吗？“她喝醉了呀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速速接口，好像我侮辱了他的智商，

“喝醉了和男人有什么关系？”

唉，就说小男生不懂老女人的伤悲。

“大一娇，大二俏，大三醉着叫。”我指了指现场版

的“醉着叫”，“没听说过啊？看人家卿卿我我，被刺激

了呗，这都大三了还没男人⋯⋯”

流行真是个坏东西。我们高中的时候刚好流行《花

季雨季》，不知道是怎么流行起来的，或许就因为里面有

朦胧的初恋吧？

具体说什么的基本上都忘得差不多了，偏偏里面有句

话当名言流传了下来，“二十岁之前没有初恋的人生是不

完整的。痛苦地挣扎过二十岁，然后是二十一，二十二，

人生不完整得非常惨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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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冕嗤笑了声，双臂环胸靠在墙壁上，“你怎么不受

刺激？”

哪壶不开提哪壶。

我背着他给天花板抛了个白眼，手里加快速度非常粗

鲁地把他老姐搞定，决定要好好和小弟弟谈谈。

“你干吗？”他狐疑地看着我的靠近，有了警觉。

我嘿嘿地假笑，过去哥儿俩好似的搂他的肩。嘿！

太高，搂着不爽。我暗暗地咒骂了句，没事长那么高干

吗？

“亲爱的冕冕⋯⋯”呕⋯⋯肉麻地叫唤，自己都想吐

了，“这么明显还看不出吗？言情小说里一般我和你应该

凑一对的，更何况你天生丽质⋯⋯”我学电视里勾起食

指去弄他的下巴。

“疯女人！”他脸迅速地涨红，不知道是生气还是羞

涩。原因是他很快地打开我的手跑出了房间。

“哈哈哈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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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爆笑，这个年龄段的别扭小

男生最好欺负了。

肩膀有些酸，是刚才搂他的缘故，怎么觉得好像是一

眨眼的工夫，当年的小孩儿就变成现在的电线杆了呢？

最初的印象似乎是一只腊肠狗，流着口水说着需要翻

译的婴儿语。那时候他才三岁吧，然后就一直生活在我和

烂烂的魔爪之下。

比如：

我和烂烂贪玩不小心把水倒翻在床上。

“快快快，把小弟抱上来。”造成尿床假象。

我和烂烂偷吃蛋糕过头干光光了。

“快快快，涂点奶油到小弟嘴上。”就说是他偷吃的。

⋯⋯

基本上，我们就是靠这着儿逃过了无数次本该遭受的

“严刑拷打”。

现在看见六岁小孩儿的时候总觉得很难想像，当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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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烂烂怎么会是那么阴险。

那时候的光阴似乎是以乌龟爬的速度前进的，可是回

想起来的时候，却只能看见短短的片段。原本自己还是祖

国的花朵，一转眼，就要去对别人说他们是祖国的花朵

了，噢，容易凋零的花朵啊。

男生的成长速度让人惊讶，似乎就是在一夜之间完成

的，昨天还是俯视他的，今天我的眼就只能平视他的衬衫

的第二颗纽扣了。

真的只能看见纽扣，这个小鬼是惜肉如命的，即便是

夏天也将校服扣扣得紧紧，真不懂得造福社会。

我和烂烂当然不会被他虚长的身体所吓退，继续无止

境地压迫他。

家有一弟，如有一菲佣，特别是和烂烂看小说看得昏

天黑地的时候，零食和饮料都不会出现短缺，这就要归功

于烂烂的妈妈。

我的敏阿姨无视计划生育生下了丁冕这个小鬼，虽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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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次他都是板着脸表示无声的抗议，却从来没有罢工示威

过。

唯一对我们生气的那次，是三年前我们发现他床上有

不明痕迹，便兴致勃勃地刨根问底追着他拷问，到底是梦

见了哪个女生。他黑着脸把我和烂烂一起推出了门外，摔

上门之前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

拜托，虽然痕迹是我发现的，但是是烂烂研究出究竟

是什么东西的呀，干吗只瞪我！这一眼让我有些气闷，他

还是对烂烂好一些，白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大了⋯⋯

小小挫折马上就被我抛到了脑后。因为烂烂马上偷出

了敏阿姨珍藏的酒，要和我把酒言欢，庆祝小弟终于成

人。

也就是那天我发现了烂烂的“一杯倒”本质。

总体来说，我和烂烂对他还是满意的，唯一的遗憾就

是小鬼不可爱，个性有点阴沉，这个遗憾让我和烂烂看

《蔷薇之恋》时对小葵流了一桶口水，流完口水就流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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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，执手相看泪眼啊！我们家小冕咋没那么可爱呢？

唉⋯⋯摇摇头，咋就那么大了呢，依稀记得好像还可

以用不许生第二胎的政策恐吓他的，咋就一不留神，就恐

吓不了了呢？

我感叹了一番，回过身看见烂烂在床上四仰八叉的睡

姿，苦笑着摇摇头，看来今晚是不可能睡在这儿了。

推了门出去就看见仰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某人，向来穿

惯蓝白色调的他今天竟穿了件红色的 栽恤，居然还显出

些富贵气。

听见了门的声响，他偏过头来，桃花眼笑闪，语带调

侃：“韩尽欢，你又调戏小弟了？”嘲笑我的时候他总喜

欢念我的全名。

于意须，他的名字。

人生得意须尽欢，一听就知道我们俩的父母都是白白

哥的云粤晕杂，不过我比他幸运，欢欢虽然老土，怎么也比

嘘嘘来得雅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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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一的时候，第一次点名，两个人都愣了愣，起这样

的名字并不奇怪，能凑在一起倒是蛮难得的，后来居然发

现生日也是同一天，直接晕倒。

“哪个小弟？”我坐到他身边无辜地问，意有所指的

目光提醒他，他也算我的小弟，虽然只比我小了一个小

时。

他笑笑，举起双手夹住我的脑袋，扳向阳台方向，让

我看那个孤零零在吹风的背影，“小弟明天就要回去了，

你还不放过他？”

小弟小弟，他倒是叫得蛮顺的嘛，他才认识小冕两天

而已呀！

两天前小冕出现在我们面前时，我和烂烂都吓了一

跳，打电话回去才知道并不是出走少年的故事，纯粹是小

鬼觉得闷了出来晃晃。

啧啧，晃晃，说得多轻松，有几个高三小孩子可以在

学期中途随便出来晃的？也只有小冕这样次次都稳坐年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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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行榜第一宝座的了，这小子成绩好得让人想扁他。

寝室是没法睡了，幸好意须和其他几个班上男生一起

在外面租了个大套间，就把小冕塞过去睡了。

“今天是不是回不去了？”他放开手，向后退了退。

我搓搓有些发红的脸，搓掉脸上残余的他的手温，奇

怪，都那么熟了，他碰我，心还是会提起来。

抬头看看墙上的钟，夜里十一点，哈，刚好是寝室关

门时间，果然是回不去了。

其实也是可以敲门进去的，但是住过女生宿舍的人都

知道看门阿姨是有些剽悍的，有猎犬的眼睛，后娘的脾

气，大部分有厚厚的镜片和怀疑的眼神，似乎晚归的女生

都属于出去没做正经事儿的那种，从这样的眼神下走一

趟，绝对会脱掉一层皮的。

“有地方睡吗？”床位好像蛮成问题的。意须的床被

烂烂占了，何问的床位是小冕的，玻璃的床位也被今天和

烂烂一样喝趴下的男生挤满了。忽然觉得好困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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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起打地铺。”他看都没看，指了指后面堆放的草

席。初秋打地铺是家常便饭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逍遥窝，

经常有成群的男生跑来通宵看球赛。

我点了点头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唔，好困，我要先趴下

了。

好硬的地板。

“枕头，我要枕头！”我揉着眼拍着地板表示抗议。

我的样子似乎逗乐了意须，他轻笑了声，关了电视，

从沙发背上直接帅气地跳了过来，踢掉鞋子，随意地躺在

我旁边，只手撑着臻首，噙着笑，咖啡色的桃花眼斜睨，

修长的手指点了点厚实的肩，“借你靠。”

看他似笑非笑的样子就知道又在耍我玩。这个时候扭

捏就要被笑话死了，谁怕谁啊，你不信我敢靠，我还不信

你敢让靠呢。

我挑衅地看了他一眼，身子挪了挪，就将脑袋靠了过

去，留了力的，落空的时候就可以马上移开，然后大声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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嘲笑他。

没有落空，居然没有落空。

我的头落在温温实实的肩膀上，不硬，更不软，结实

的蕴涵着内敛的力道，有些不知所措，我们向来都是心理

无隙，身体却没有这样接近过。现在马上离开更是个愚蠢

的主意，第一，我不想被他笑；第二，气氛恐怕会更加尴

尬。

我屏着呼吸靠在他的肩上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只能

等他来解除这个魔咒。

他却也迟迟没有动静。热热的气息呼在我的头顶，我

可以听见他很清晰的心跳。不过节奏好像怪怪的⋯⋯

到底是哪里怪呢，正待细听。

“韩尽欢！”

有股外力迅猛地拉我起身。

脱离方才的窘困有些轻松。方才堵得满满的心霎时空

空，这样的感觉，是轻松没错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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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股外力继续拉着我离开厅室，穿过隔开何问和玻璃

房间的帘布，直冲何问的床铺旁，按我坐下。

“韩尽欢！”

好，好，我投降，举手过耳，我知道我的名字很好

听，也没必要这样一直叫吧？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哈哈，我

不是，我是得不得意都尽欢。呃，好像扯远了。目前要先

搞清楚这个外力到底是怎么了。

丁冕就站在床前，指责地看着我，好像我罪不可赦，

可是他依然有些青涩的轮廓作出这样威严的动作实在给不

了人多少压迫感。

“韩⋯⋯”

“小弟。现在的高三学生只会念别人名字吗？读书读

呆了？”我忙打断他的话，避免他的嘴里再吐出那三个

字，我并不需要别人提醒我叫什么名字。

“现在的大三学生都不知道男女有别吗？”

呀，会反击了耶，看来是脑子清醒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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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江湖儿女，不拘小节。”我豪迈地摆摆手。对自己

的气势非常满意，可惜没有录像，不然该是非常帅的

吧。

“江你个大头。”他被我逗笑，敲了敲我的头，“你睡

床，我睡沙发。”

有床睡是不错啦⋯⋯可是，我揉揉被他敲的地方，还

是觉得不爽，一定要敲回来，“丁冕同学，长辈的头是你

可以乱敲的吗？”

他轻松地制住我报复的手，瞄瞄我的身高，讥笑：

“哪里长了？”

“年龄！”多他三年的米可不是白吃的。

“我向来用智商评论长幼。”他嗤了声。

啊！疯掉，居然侮辱我的智商！我高仰下巴定定地看

他，准备给他来个狠的。

“干吗？”他被我脸上泛起的笑意吓到，明显有阴谋

的样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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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冕。”我柔柔地叫。

“干⋯⋯吗⋯⋯”他越来越警惕，声音有些抖，似乎

明白眼前的一切是不正常的。

我的笑都快溢出来了，光看他害怕的样子，方才的挫

败就已经赚回了。不过做人要有职业道德，挖坑要填满，

演戏演全套。

“你刚才那么紧张，是不是吃醋啊？”我拉着他的手，

装纯情地边摇边问，笑死，憋得快内伤了，“死相，喜欢

人家就要说嘛，不说人家怎么知道呀？”

“神经。”他打开我的手，脸上却已爬上可疑的红潮。

我追回，继续，“既然我们两情相悦⋯⋯”

“懒得理你。”他受不了了。

我再也忍不住地笑出声，这个年龄的小男生就是纯

情，不会开玩笑，要是我们班那票狼男，哪有这么好欺

负。

目送他夺帘而出的身影，才发现帘旁的墙上斜斜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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